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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传统社会强调 “男主外、 女主内” 的家庭分工观念， 这种观念的持续制约了女

性的个人发展。 在性别角色观念逐渐转变的过程中， 现代信息技术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并未有研究对该问题进行揭示。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

据发现， 中国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向现代化迈进的趋势。 其中， 男性性别角色

观念较之于女性、 低教育程度比高教育程度的个体更为保守。 同时，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农

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 而这种影响在女性、 低人力资本及未婚群体中更为

可观。 本文进一步实证论证了互联网使用带来个体就业机会增多，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性别

角色观念转型这一机制。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判断中国农村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动趋势， 不仅

丰富了中国性别角色观念形成机制的研究， 而且能够为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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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实现性别平等是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制定的 １７ 个全球发展目标之一。 然而， 就目前而

言， 这一目标的实现仍旧任重道远。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男性在政治席位、 就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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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收入等诸多领域占据优势地位①。 在中国， 性别平等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 探讨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针对女性

的就业歧视问题 （王美艳， ２００５； 郭凯明、 颜色， ２０１５）， 以及在家务劳动中男性缺位

等问题 （佟新、 刘爱玉， ２０１５）。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除了劳动力市场缺陷外， 还有相

当一部分能够被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所解释 （刘爱玉等， ２０１５； 卿石松， ２０１９）。

性别角色观念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ｏ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是有关男女应当遵从怎样的社会角色分工、

社会规范、 性别关系模式及行为模式等的观念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Ｂｅｓｔ， １９９０）。 大量研究表

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居民均普遍持有 “男性应重视养家糊口， 女性应更多地

照顾家庭及抚养孩子” 的观念 （Ａｍａｔｏ ＆ Ｂｏｏｔｈ， １９９５； Ｆｏｒｔｉｎ， ２００５； ｖａｎ Ｅｇｍｏ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Ｄｈ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Ｃ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总结了美国 ２０ 世纪七十年代到九

十年代中叶性别角色观念从传统向现代平等的转变， 发现世代更迭解释了观念转变的

一半。 性别角色观念引起人们重视的实证依据在于， 其对于女性的教育、 职业发展以

及家庭婚姻幸福感等有很强的预测作用 （Ａｍａｔｏ ＆ Ｂｏｏｔｈ， １９９５；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比如， 持有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女性个体， 其就业概率、 工作时长及所获得的收入

会更高 （Ｆｏｒｔｉｎ， ２００５； Ｃｏｒｒｉｇａｌｌ ＆ Ｋｏｎｒａｄ， ２００７）。 在美国， 妻子性别角色观念现代化

不利于其婚姻质量的改善， 而丈夫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则会对婚姻质量有积极影响

（Ａｍａｔｏ ＆ Ｂｏｏｔｈ， １９９５）。 也有研究表明， 如果母亲持有更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女儿

会接受更多的教育， 以更高的概率参与劳动并工作更长的时间， 儿媳妇也会更多地开

展就业活动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强调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 而这种传统观

念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更为盛行 （杨菊华等， ２０１４）。 更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性别角色观

念似乎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许琪， ２０１６； 刘爱玉， ２０１９）。 有研究从个体承担家

务劳动的视角发现， 在 ２０１０ 年中国女性在绝大多数家务劳动中处于主导地位， 女性做

家务的时间是男性的 ２􀆰 ４ 倍； 同时， 男性也开始逐渐介入家务劳动， 出现了约 １ ／ ３ 的夫

妻合作模式， 其中性别角色观念显著地影响了家庭的家务劳动合作模式 （佟新、 刘爱

玉， ２０１５）。 与国际上的研究类似， 来自中国的证据也表明更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中

国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参与、 收入与职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李春玲， １９９６； 王

春凯， ２０１９； 张川川、 王靖雯， ２０２０）。 同时丈夫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显著影响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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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 在 ２０２０ 年国家议会中妇女席位的比例仅为 ２５􀆰 ２％ 。 １５ 岁以上女

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４６􀆰 ９％ ， 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为 ７４􀆰 ０％ 。



的就业参与及收入 （Ｙｅ ＆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８）。 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导致结婚率下降以

及初婚年龄推迟， 还可能扭曲就业行为 （续继、 黄娅娜， ２０１８）。 此外， 性别角色观念

也会影响到性别工资差异， 其对性别工资差距的解释力度高达 ６０％ ， 影响路径主要包

括个体的受教育年限、 劳动时间以及劳动参与等 （卿石松， ２０１９）。

性别角色观念的演变及其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那么， 什么决定了居民的性

别角色观念呢？ 未来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有什么可选择的路径呢？ Ｃｏ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总结发现， 世代更迭、 社会结构变化 （受教育水平提升、 生育率下降以及女性劳动参

与率提升）、 自由化的意识形态环境以及第二轮女性运动等共同促进了美国 １９７０ 年代

及 １９８０ 年代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 国内外的研究发现， 如果个体是女性， 父母受教

育程度较高， 或出生队列靠后， 就会有更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 Ｄ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Ｋａｎｅ ＆ Ｋｙｙｒö， ２００１； 王鹏、 吴愈晓， ２０１９）。 教育、 就业机会、 个人职业、 政治身份

等因素对个体形成现代化的性别角色观念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刘爱玉、 佟新， ２０１４；
Ｐｉｏｔｒｏｗｓｋ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周东洋、 吴愈晓， ２０１９）。 Ｌｉ （２０２１） 发现女性技能导向型的工

作机会越多的国家， 性别角色观念越平等。 也有研究表明， 性别角色观念存在明显的

代际传承 （卿石松， ２０１８； Ｄｈ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此外， 政府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对促

进性别角色观念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张川川、 王靖雯， ２０２０）。
一个需要注意的典型事实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与通讯

技术在中国快速发展。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数据显示，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中国网民规模为 ９􀆰 ０４ 亿。 其中， 农村居民仅占 ２８􀆰 ２％ 。 即便如此， 互联网还是在农村

居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有研究已经表明， 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

民非农就业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程名望、 张家平， ２０１９； Ｍ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苏岚岚、
孔荣， ２０２０； 宋林、 何洋， ２０２０）。 互联网使用能够让农村居民， 尤其是女性， 获得更

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加广泛的关于性别平等的信息， 进而可能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文化

观念。 然而， 截至目前， 并未发现有研究基于实证数据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文

化观念的影响。 更为具体地， 未发现有研究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性别角色

观念的影响及影响机制。
本研究基于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 数据发现， 在中国农村地区， 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 不同出生队列的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都日趋现代化。 但是， 整体而

言， 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较之于女性更加保守。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居民性别角

色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 该影响在男性与女性中均存在， 而女性受到的影响要明显大

于男性。 同时， 该影响在低人力资本及未婚群体间更显著。 进一步探究机制发现，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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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使用会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并拓宽居民的信息渠道， 使得农村居民能够感受到更

多的社会支持。 本研究有以下几方面贡献： 首先， 本研究对中国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

念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 丰富了关于中国性别角色观念现状的研究， 也有助于与

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进行更为细致的对比。 其次， 本研究实证验证了现代信息技术的

普及对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解放作用， 丰富了性别角色观念形成的研究。 最后， 本

研究能够为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公共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 第

二部分将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及变量； 第

四部分开展实证分析； 第五部分进行机制探讨； 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经济学理论以及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据，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对提升工作效率、
缩短失业期限以及提升工资率有积极的影响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３； Ｋｕｈｎ ＆ Ｍａｎｓｏｕｒ，

２０１４）。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了大量的家务劳动， 更加需要富有弹性的工作 （Ｈｅｒｒ ＆
Ｗｏｌｆｒａｍ， ２０１２）。 有研究表明， 近年来中国农村女性的非农就业充分性低于农村男性

（王卫东、 张林秀，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９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 ４６􀆰 １％的农民工在建筑业及

制造业这类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的部门从事非农工作， 相当数量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被

排除在外。 在中国农村地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扩散， 对农村劳动

力的就业状态产生了诸多影响。 比如电子商务在中国农村地区获得了飞速发展， 大量

的农村居民在淘宝、 京东等平台上开网店售卖农产品并开展其他就业活动 （Ｌｉ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这对于多样化农村居民收入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使得没有身体素质优势的农村

女性劳动力能够有更多的渠道从事灵活多样的非农工作。 此外， 互联网使用也使得农

村居民尤其是女性可以更多地接触到外界的就业信息， 缓解信息约束， 促进其非农就

业。 由于互联网的使用拓宽了农村女性的就业渠道， 使得女性能够为家庭做更多的经

济贡献， 进而起到了为女性赋权的作用。
除了非农就业创造功能外， 互联网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 使农村

居民突破时间以及空间限制， 更广泛快捷地获取外界信息， 与当前外界社会形成更为

深入的互动。 尤其是， 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社交媒体的发展， 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平台

发生了重要转变。 互联网使用会对居民的主观意识、 思想观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 （周
冬， ２０１６）。 较之过去， 更多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议题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 （盛琬婷，

２０２０）， 尤其是女性精英在互联网上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 互联网上广泛且频繁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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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使得现代化的性别角色观念深入人心， 从而促进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型。

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说 １ （图 １）：

图 １　 互联网使用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示意图

研究假说 １： 互联网使用会促进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传统社会强调 “男主外、 女主内” 的性别角色分工。 目前农村居民性别角色

观念走向平等化的意涵， 更多是改善社会公众对于女性角色的认知， 即维护女性群体

的权益， 拓展女性个体的发展边界， 并促进性别平等。 因此， 本研究预期互联网使用

对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转变的影响要大于男性。 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说 ２：

研究假说 ２：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大于男性。

此外， 对已婚的女性个体而言， 互联网使用带来就业机会并促进个体与外界形成

更多互动， 使其自身能够看到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会促进自身形成更加平等的性

别角色观念。 当女性做出更多家庭经济贡献并进一步与男性进行观念互动时， 家庭中

已婚男性会给予女性更多的认可、 支持与尊重， 从而改善男性的性别角色观念。 然而，

已婚家庭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型会更多地受到家务劳动、 家庭责任等制约。 未婚个

体， 尤其是未婚女性， 则不必担心因为就业带来的家务活分担问题以及子女照料等问

题 （Ｌｉ， ２０２１）， 未婚女性因而得以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 接触到更多的信息， 所以

互联网使用应对未婚女性的影响更大。 基于此， 提出研究假说 ３：

研究假说 ３： 互联网使用对未婚女性的影响要大于已婚女性。

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劳动力可能会更加频繁地使用互联网， 因此， 互联网使用对高

教育水平的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更大。 同时， 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 其

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更多来自就业促进效应还是观念互动效应， 并不明晰。 尽

管如此， 高教育水平的个体具备更加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此时， 在控制其他个体特

征的条件下， 互联网使用对于这一类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的边际影响可能会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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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 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４： 互联网使用对低受教育程度个体的影响要大于高受教育程度个体。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介绍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ＧＳＳ）。

该调查收集了详细的社会、 社区、 家庭、 个人多个层次的信息， 对于总结社会变迁的

趋势、 探讨相关理论和现实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数据收集工作从 ２００３ 年开展， 之后

每年或每两年对中国各省份 １００００ 多户城乡居民开展一次横截面调查， 目前公开数据

已更新至 ２０１７ 年。 结合研究问题， 本研究采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以

及 ２０１７ 年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 本研究仅选取具备农村户籍的样本进行分析①。 ５ 期

总样本量为 ３１５７９ 人。

（二） 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变量。 之前有研究采用 ＣＧＳＳ 数据或

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等数据测度过性别角色观念。 比如有研究采用个体对 “男人

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主” 的看法测度性别角色观念 （贾云竹、 马冬玲，

２０１５）。 之后有研究为了说明结果的可靠性， 基于 “男人以社会为主， 女人以家庭为

主” 以及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两个题项分别测度性别角色观念 （许琪， ２０１６）。

张川川和王靖雯 （２０２０） 使用 ２０１０ 年 ＣＧＳＳ 数据， 着重用对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

人以家庭为重” 的看法测度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

重” 题项指标的广泛应用， 反映了学界对使用该指标测度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可。 因

此， 本研究也将重点基于该指标开展分析。 具体而言， 本文采用个体对 “男人以事

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这种观点的认可程度， 测度其性别角色观念。 在调查数

据中该问题有五种回答： “非常不认同” ＝ １、 “比较不认同” ＝ ２、 “无所谓认同不认

同” ＝ ３、 “比较认同” ＝ ４、 “非常认同” ＝ ５。 在分析过程中， 为了简便起见， 如果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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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分标志是个体上一年度的户口类型。 在调查数据中户口类型分为 “农业户口”、 “非农业

户口”、 “蓝印户口”、 “居民户口 （以前是农业户口）”、 “居民户口 （以前是非农业户口）”、
“军籍” 以及 “没有户口” 几种类型。 本研究中仅将户口类型明确为农业户口的个体作为研

究对象。



回答 “非常不认同” 或 “比较不认同” 则认为个体具有现代化的性别角色观念， 并将

其赋值为 １。 如果个体未选择上述两个答案， 则说明其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将其

赋值为 ０。

根据表 １， 中国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化平等观念过渡的

趋势， 持有现代性别平等观念的个体的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６􀆰 ６％ 提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８􀆰 ３％ 。 不论男性还是女性， 其性别角色观念都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趋势。

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男性比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更加传统。 基于出生队列的分析发

现， 几乎所有出生队列的性别角色观念都呈现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的特征， 个体

出生队列越靠后， 其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越快。 这与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

据中的城乡综合样本得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许琪， ２０１６） ， 中国农村地区性别

角色观念并未出现向传统回归的态势。 进一步将样本按照个体受教育程度进行区

分， 可以看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均呈现出逐渐向现代化转型的

态势。 同时， 个体受教育程度越低， 其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但是性别角色观念随

时间的转变越快。

表 １　 农村居民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比例 （％）

年份
所有

样本

性别 出生年份 受教育程度

女性 男性 １９４９ 前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９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０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

２０１０ １６􀆰 ６ １７􀆰 ２ １５􀆰 ９ １０􀆰 ７ １２􀆰 ５ １３􀆰 ４ １９􀆰 ０ ３０􀆰 ８ １０􀆰 １ ２１􀆰 ３ ３３􀆰 ９

２０１２ １８􀆰 ６ １９􀆰 ２ １８􀆰 １ １３􀆰 ８ １４􀆰 １ １６􀆰 ７ １９􀆰 ４ ３０􀆰 ８ １３􀆰 ３ ２２􀆰 ３ ３２􀆰 ０

２０１３ ２１􀆰 ５ ２２􀆰 １ ２０􀆰 ８ １４􀆰 ６ １８􀆰 ２ １８􀆰 ５ ２２􀆰 ２ ３３􀆰 ２ １５􀆰 １ ２４􀆰 ７ ３６􀆰 ５

２０１５ ２３􀆰 ６ ２４􀆰 ７ ２２􀆰 ４ １５􀆰 １ １７􀆰 ７ １９􀆰 ３ ２５􀆰 ５ ３９􀆰 ０ １６􀆰 １ ２６􀆰 ７ ４３􀆰 ５

２０１７ ２８􀆰 ３ ３０􀆰 ５ ２５􀆰 ７ １９􀆰 ２ １７􀆰 ０ ２２􀆰 ５ ２９􀆰 ９ ４７􀆰 ７ １８􀆰 ５ ３２􀆰 ５ ５０􀆰 ６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个体的互联网使用状况。 借鉴之前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

个体在被调查年度是否上网来度量其互联网使用状况 （吕明阳等， ２０２０； 宋林、 何洋，

２０２０）①。 根据图 １ 可以看出， 中国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７􀆰 ９４％提

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５􀆰 ２％ ， 并且男性上网的比例高于女性。

对个体使用互联网情况与个体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交叉分析发现 （见表 ２）， 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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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个体使用手机移动上网或电脑上网则判定为使用互联网。



图 ２　 过去一年中国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上网的比例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样本而言， 过去一年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未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的比

例更高， 并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整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二者之间

的差距更大。 男性中二者间的差距也存在， 但相对较小。

表 ２　 农村居民不同互联网使用情况下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比例 （％）

样本 互联网使用情况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所有样本

使用 ３１􀆰 ２ ２９􀆰 ３ ３１􀆰 ７ ３５􀆰 ６ ４０􀆰 ７

不使用 １３􀆰 ４ １５􀆰 １ １６􀆰 ８ １７􀆰 １ １７􀆰 ９

差距 １７􀆰 ９ １４􀆰 ２ １４􀆰 ９ １８􀆰 ５ ２２􀆰 ８

女性

使用 ４０􀆰 ８ ３４􀆰 ６ ３７􀆰 ５ ４２􀆰 ２ ４７􀆰 ５

不使用 １２􀆰 ８ １４􀆰 ５ １５􀆰 ９ １６􀆰 ２ １７􀆰 ０

差距 ２８􀆰 ０ ２０􀆰 １ ２１􀆰 ６ ２５􀆰 ９ ３０􀆰 ５

男性

使用 ２３􀆰 ０ ２４􀆰 ７ ２６􀆰 ５ ２９􀆰 ０ ３３􀆰 ４

不使用 １４􀆰 １ １５􀆰 ６ １７􀆰 ８ １８􀆰 ２ １９􀆰 １

差距 ８􀆰 ９ ９􀆰 ０ ８􀆰 ７ １０􀆰 ８ １４􀆰 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 本研究也进一步加入个体的性别、 出生队列、 受教育程

度、 宗教信仰、 身体健康状况及婚姻状态作为控制变量。 同时在模型中加入省份虚拟变

量， 以控制地区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除此之外， 为了控制性别角色观念的时间变化趋

势， 也在模型中加入了年份虚拟变量。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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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解释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是否持有性别平等角色观念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４８６ ０􀆰 ２１８ ０􀆰 ４１３ ０ １

过去一年是否使用互联网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５５ ０􀆰 ３１２ ０􀆰 ４６３ ０ １

是否为男性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４８０ ０􀆰 ５００ ０ １

年龄 岁 ３１５９５ ４７􀆰 ９３６ １６􀆰 １２５ １６ ９５

受教育状况

　 　 小学及以下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７４ ０􀆰 ５２２ ０􀆰 ５００ ０ １

　 　 初中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７４ ０􀆰 ３４６ ０􀆰 ４７６ ０ １

　 　 高中及以上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７４ ０􀆰 １３２ ０􀆰 ３３９ ０ １

是否为少数民族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６３ ０􀆰 １０３ ０􀆰 ３０４ ０ １

是否有宗教信仰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５ ０􀆰 ２９７ ０􀆰 ４５７ ０ １

身体健康状况

　 　 非常差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３ ０􀆰 ０４６ ０􀆰 ２１０ ０ １

　 　 比较差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３ ０􀆰 １８０ ０􀆰 ３８４ ０ １

　 　 一般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３ ０􀆰 ２１２ ０􀆰 ４０９ ０ １

　 　 比较好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３ ０􀆰 ３４２ ０􀆰 ４７４ ０ １

　 　 非常好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３ ０􀆰 ２１９ ０􀆰 ４１３ ０ １

是否在婚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８４ ０􀆰 ８０７ ０􀆰 ３９４ ０ １

调查年份

　 　 ２０１０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１９１ ０􀆰 ３９３ ０ １

　 　 ２０１２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１９８ ０􀆰 ３９９ ０ １

　 　 ２０１３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２００ ０􀆰 ４００ ０ １

　 　 ２０１５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１９６ ０􀆰 ３９７ ０ １

　 　 ２０１７ １ ＝ 是； ０ ＝ 否 ３１５９７ ０􀆰 ２１４ ０􀆰 ４１０ ０ １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分析

（一） 互联网使用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考虑到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二分变量， 即个体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

念， 本文首先采用线性概率模型 （ＬＰＭ） 进行估计。 具体地， 模型设定如下：
Ｙｉ ＝ α ＋ β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 ＋ γＸ ｉ ＋ μｐ ＋ ｙｅａｒ ＋ εｉ （１）

其中， Ｙｉ 为个体是否持有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 为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
Ｘ ｉ 为其他控制变量， 包括前文所述的性别、 年龄、 民族、 身体健康状况、 婚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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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等。 μｐ 为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ａｒ 为年份虚拟变量。 εｉ 为随机误差项。

表 ４ 中 （１） ～（３） 列报告了最小二乘法 （ＯＬＳ） 估计的结果， 当不放入其他控制

变量时， 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使自身持有平等性别角色观念的概率提高 １９％ 。 进一步加

入其他控制变量后， 该影响明显下降。 进一步加入省份固定效应以及年份虚拟变量后，

个体使用互联网仍旧使得个体持有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概率提高 ８􀆰 ３％。 回归估计的结

果也印证了男性较之于女性具有更加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同时， 个体年龄越大， 越可

能具有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 回归结果也表明， 受教育程度高、 身体健康状况好的个体

更可能具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 随着年份的推移， 个体性别角色观念也日趋现代化。 如

果个体处于婚姻关系之中， 其性别角色观念明显更加传统。 进一步地， 本文也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重新进行了估计 （（４） ～ （６）列）， 边际效应结果与 ＬＰＭ 估计的结果基本一致。

表 ４　 是否上网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１ ＝ 是； ０ ＝ 否）

ＬＰＭ （线性概率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互联网使用
０􀆰 １９０∗∗∗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７）
０􀆰 １７２∗∗∗

（０􀆰 ００４）
０􀆰 ０８８∗∗∗

（０􀆰 ００６）
０􀆰 ０７０∗∗∗

（０􀆰 ００６）

男性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５）

年龄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初中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６）

高中及以上
０􀆰 １６９∗∗∗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６∗∗∗

（０􀆰 ００９）
０􀆰 １６１∗∗∗

（０􀆰 ００９）
０􀆰 １５８∗∗∗

（０􀆰 ００９）

少数民族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０）

信教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身体健康比较差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２）

身体健康一般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２）

身体健康比较好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９∗∗∗

（０􀆰 ０１０）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３２∗∗∗

（０􀆰 ０１２）

身体健康很好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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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１ ＝ 是； ０ ＝ 否）

ＬＰＭ （线性概率模型） Ｐｒｏｂｉｔ （边际效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已婚
－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３１∗∗∗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６）

２０１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３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７∗∗∗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７）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７）

２０１７
０􀆰 ０８９∗∗∗

（０􀆰 ００９）
０􀆰 ０９０∗∗∗

（０􀆰 ００９）

省份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１５９∗∗∗

（０􀆰 ００２）
０􀆰 ２０７∗∗∗

（０􀆰 ０１６）
０􀆰 ２０５∗∗∗

（０􀆰 ０３３）
观测值 ３１４４７ ３１３６３ ３１３６３ ３１４４７ ３１３６３ ３１３６１
Ｒ 平方 ０􀆰 ０４６ ０􀆰 ０６７ ０􀆰 ０７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二） 异质性分析

互联网技术的使用对不同性别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呢？ 接

下来， 本文将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方式对该问题进行实证检验。 估计结果表明 （见表 ５），
无论是农村男性还是农村女性， 互联网使用都会显著地促使其形成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

观念。 同时，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远大于男性。 具体而言， 当女性

使用互联网时， 其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 １１􀆰 ６％ 。 当男性使用互

联网时， 其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的可能性显著提高 ４􀆰 ８％ 。 这也说明了， 互联网信息

技术的扩散与普及会起到明显的赋权女性的作用。
进一步将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按照婚姻状态进行区分， 形成未婚男性与女性、 已

婚男性与女性四组， 分别进行回归。 根据表 ６ 的回归结果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未婚和

已婚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均有显著的影响。 即， 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四类群体持有

现代化性别角色观念的概率。 同时， 互联网使用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在未婚群体中

更为突出。 无论在未婚还是已婚群体内部，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

的影响均在女性中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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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女性

（１）
男性

（２）

互联网使用
０􀆰 １１６∗∗∗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８∗∗∗

（０􀆰 ０１０）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２７５∗∗∗

（０􀆰 ０４４）
０􀆰 １０８∗∗

（０􀆰 ０４９）
观测值 １６２９４ １５０６９
Ｒ 平方 ０􀆰 １２５ ０􀆰 ０３７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表 ６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性别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未婚 已婚

女性

（１）
男性

（２）
女性

（１）
男性

（２）

互联网使用
０􀆰 ２４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２８）
０􀆰 １０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１１）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２４１∗∗∗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０５
（０􀆰 ０９０）

０􀆰 １５３∗∗∗

（０􀆰 ０５６）
０􀆰 １２４∗∗

（０􀆰 ０６０）
观测值 ３１４６ ２８８４ １３１４８ １２１８５
Ｒ 平方 ０􀆰 ２８２ ０􀆰 ０７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２９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有研究表明，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人力资本状况的居民的就业参与及收入具有差异

化影响。 比如吕明阳等 （２０２０） 发现， 互联网使用对低受教育程度老年人的就业参与

的影响小于对高受教育程度老年人的影响。 马俊龙和宁光杰 （２０１７） 基于农村劳动力

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研究认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能够对互联网上的就业

信息等形成更多的有效需求。 区别于关注劳动力就业， 本研究聚焦于农村居民的观念

革新。 那么，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人力资本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是否有差异化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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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 （见表 ７）， 互联网使用对低人力资本的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 具

体地， 互联网使用会使小学及以下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居民持有现代化性别角色观念的

概率分别显著提高 ９􀆰 ９％及 ６􀆰 ３％ ， 而互联网使用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的性别角

色观念并无显著的影响。 这也彰显了互联网使用在观念革新方面的益贫属性。

表 ７　 互联网使用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小学及以下

（１）
初中

（２）
高中及以上

（３）

互联网使用
０􀆰 ０９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０３７

（０􀆰 ０５４）
０􀆰 ３３３∗∗∗

（０􀆰 ０６０）
０􀆰 ５２６∗∗∗

（０􀆰 ０９１）
观测值 １６３２４ １０８７７ ４１６２
Ｒ 平方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６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变换被解释变量

张川川和王靖雯 （２０２０） 曾采用个体对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和 “在经济不景气时， 应该先解雇

女性员工” 以及 “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五个问题的看法的得分进行加总来度量性

别角色观念。 然而， 卿石松 （２０１７） 认为 “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这一问题的信度

系数较低， 不宜纳入度量。 因此， 其将前四个问题的得分加和作为性别角色观念的指

标。 本文也进一步将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中的前四个问题加和作为衡量性别角色观念的主要

变量以进行稳健性估计①。 核密度图的初步描述结果显示 （见图 ３）， 使用互联网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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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针对调查数据中的四个问题 （即在张川川和王靖雯 （２０２０） 研究中的前四个问题）， 均存在

五种回答： “非常不认同” ＝ １、 “比较不认同” ＝ ２、 “无所谓认同不认同” ＝ ３、 “比较认

同” ＝ ４、 “非常认同” ＝ ５。 该数值大小为四个问题得分的加和， 加和后的数据大小范围为 ４
到 ２０。 该指标在问卷中数值越大代表性别角色观念越传统。 为了更便于解释， 本研究将该

数值减去 ２４， 然后取绝对值， 变为正向指标。 即分值越大， 代表性别角色观念越平等。



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较之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更多分布在图的右侧。 即， 初

步看， 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有更高的性别角色观念得分。

图 ３　 是否上网与性别角色观念得分的核密度图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 ＯＬＳ 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描述性分析的结论 （见表 ８）。 具体而言， 当不放入其

他控制变量时， 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使其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显著提升 １􀆰 ７５８ 分。 进一步

加入其他控制变量， 该影响有所下降。 当进一步控制省份固定效应以及时间趋势后，

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会使其性别角色观念得分显著增加 ０􀆰 ７９１ 分。

表 ８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性别角色观念得分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性别角色观念得分

（１） （２） （３）

互联网使用
１􀆰 ７５８∗∗∗

（０􀆰 ０３９）
０􀆰 ８６７∗∗∗

（０􀆰 ０５０）
０􀆰 ７９１∗∗∗

（０􀆰 ０５２）

其他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１１􀆰 １９９∗∗∗

（０􀆰 ０２１）
１１􀆰 ５８５∗∗∗

（０􀆰 １２１）
１２􀆰 ２９３∗∗∗

（０􀆰 ２４７）

观测值 ３０７５９ ３０６９６ ３０６８３

Ｒ 平方 ０􀆰 ０６７ ０􀆰 ０９９ ０􀆰 １１１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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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 本文也分别采用每一个指标度量性别角色观念， 开展稳健性分析①。 表 ９ 的估计

结果表明， 互联网使用令农村居民反对 “男性能力天生就比女性强”、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以及 “经济不景气时应该首先解雇女性员工” 等传统看法。 即， 采用其他分项指标表征个

体性别角色观念时， 互联网使用仍表现出促进农村居民持有现代平等性别角色观念的作用。

表 ９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性别角色观念得分的影响 （其他分项指标）

解释变量

因变量： 不支持 ＝ １； 支持 ＝ ０
“男性能力天生

就比女性强”
（１）

“干得好不如

嫁得好”
（２）

“经济不景气时应该

首先解雇女性员工”
（３）

互联网使用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４２１∗∗∗

（０􀆰 ０３７）
０􀆰 ３６８∗∗∗

（０􀆰 ０３７）
０􀆰 ８０３∗∗∗

（０􀆰 ０３１）
观测值 ３１３１６ ３１２４１ ３０８４２

Ｒ 平方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６１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２􀆰 变换解释变量

我们认为， 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进而影响到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过程中， 信息扩

散以及信息获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基于此， 我们进一步采用个体信息获取的最主要

来源是否为互联网作为解释变量， 以探究其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具体地， 如

果个体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为互联网 （包括手机上网）， 那么该变量赋值为 １； 如果个体

最主要的信息来源为其他渠道 （如报纸、 杂志、 广播、 电视等）， 则赋值为 ０。 我们发

现样本中 １５􀆰 ８２％的农村居民的主要信息来源为互联网。
变换解释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与前述结果保持了高度一致。 具体地， 表 １０ 的估计结

果表明， 如果个体最主要的信息获取来源为互联网， 那么其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

观念的概率将提高 ９􀆰 ６％ ， 其性别角色观念得分也将增加 ０􀆰 ７２０ 分。 进一步探究信息获

取主要来源为互联网对其他分项指标的影响， 发现估计结果仍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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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单项指标的界定和个体对 “男人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这种观点的认可程度

指标的构造方式一致。



３􀆰 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结果

考虑到以上回归可能会遗漏一些既影响个体互联网使用又影响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变

量， 进而带来内生性问题， 参照之前的研究， 我们选用区域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个体互

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 （马俊龙、 宁光杰， ２０１７）。 本文在社区层面构造了互联网普及率指标。
需要说明的是， ２０１７ 年 ＣＧＳＳ 数据仅仅发布了个体所在省份的情况， 缺少更为具体的位置信

息， 因而无法直接构造社区互联网普及率指标。 我们将仅采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 基于工具变量法开展实证分析。 社区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的构造方式具体

为： 社区互联网普及率 ＝ （社区样本中使用互联网的人数 －自己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 （社
区样本人数 － １）①。 考虑到同社区内居民间存在示范效应， 其他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越高，
个体也更可能使用互联网， 这就很好地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 至于外生性， 社区内

其他人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并不会对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表 １０　 互联网使用对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变换核心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因变量

不支持 “男人
以事业为重、

女人以家庭为重”
（１）

性别角色
观念得分

（２）

不支持 “男性
能力天生

就比女性强”
（３）

不支持 “干得
好不如嫁得好”

（４）

不支持 “经济
不景气时应该首先
解雇女性员工”

（５）

信息获取的主要
来源为互联网

０􀆰 ０９６∗∗∗

（０􀆰 ００９）
０􀆰 ７２０∗∗∗

（０􀆰 ０６２）
０􀆰 ０５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５５∗∗∗

（０􀆰 ０１０）
０􀆰 ０４９∗∗∗

（０􀆰 ００８）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０􀆰 ２１４∗∗∗

（０􀆰 ０３３）
１２􀆰 ５１９∗∗∗

（０􀆰 ２４６）
０􀆰 ４４７∗∗∗

（０􀆰 ０３７）
０􀆰 ３８８∗∗∗

（０􀆰 ０３７）
０􀆰 ８２７∗∗∗

（０􀆰 ０３１）
观测值 ３０７９３ ３０１４１ ３０７４６ ３０６７８ ３０２９３
Ｒ 平方 ０􀆰 ０７４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７ ０􀆰 ０５０ ０􀆰 ０５９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一阶段的估计结果表明 （见表 １１）， 社区内的互联网普及率会显著提升个体使用互

联网的概率。 同时， 社区内互联网普及率也会提升个体信息主要来源为互联网的概率。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远高于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在 １０％ 显著性水平上的

临界值 １６􀆰 ３８。 因此， 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二阶段的估计结果也充分印证了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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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也构造了地级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工具变量。 估计结果与

当前保持一致， 限于篇幅， 不做汇报。 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互联网使用的确会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持有现代化性别角色观念的

概率以及性别角色观念得分。 同时，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也表明， ＬＰＭ 估计结果低估了

互联网使用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表 １１　 互联网使用对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 （工具变量法）

第二阶段
是否持有现代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

（１）
性别角色观念得分

（２）

互联网使用
０􀆰 ３１３∗∗∗

（０􀆰 ０７８）
３􀆰 ２５２∗∗∗

（０􀆰 ６０７）
第一阶段 因变量： 是否使用互联网

互联网普及率
０􀆰 ３４１∗∗∗

（０􀆰 ０２２）
０􀆰 ３４３∗∗∗

（０􀆰 ０２２）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２３７􀆰 ９４ １３３􀆰 １０

观测值 ２４６３６ ２４１８４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模型均加入个体特征变

量、 时间趋势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五　 进一步讨论

在前文的陈述中我们认为， 互联网使用对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实现。 一方面， 互联网使用会拓宽农村女性的就业渠道， 提升农村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贡

献， 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型。 另一方面， 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广泛性与深入性

的增强， 进一步塑造了个体的性别角色观念①。 我们将进一步对这些机制进行论证与说明。

基于多期数据， 我们实证分析了个体互联网使用对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

表 １２ 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 个体使用互联网会使其非农就业概率提升 １４􀆰 １％ 。 互联网

使用对未婚群体非农就业的影响高于已婚群体； 同时， 互联网使用对高受教育程度群

体非农就业的影响要大于低受教育程度群体。 可能的原因是这两类群体会以更高的频

率使用互联网获取就业信息， 降低信息约束， 从而提升就业概率。 除此之外， 互联网

技术属于技能偏向型技术， 其与高技能群体结合， 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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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并不去剖析哪种机制在其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根据 ２０１７ 年的调查数据，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女性会使用网络打

开网页的比例分别为 ３２％ 、 ６８％及 ９１％ 。



表 １２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非农就业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整体

（１）
未婚

（２）
已婚

（３）
小学及以下

（４）
初中

（５）
高中及以上

（６）

互联网使用
０􀆰 １４１∗∗∗

（０􀆰 ０１０）
０􀆰 １７７∗∗∗

（０􀆰 ０３１）
０􀆰 １３４∗∗∗

（０􀆰 ０１１）
０􀆰 １２９∗∗∗

（０􀆰 ０１６）
０􀆰 １４４∗∗∗

（０􀆰 ０１７）
０􀆰 ２５７∗∗∗

（０􀆰 ０３９）
观测值 １６３６１ ３１７０ １３１９１ ９７３３ ４８２５ １８０３
Ｒ 平方 ０􀆰 ２３４ ０􀆰 ３７５ ０􀆰 ２１２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２ ０􀆰 １７４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模型均加入个体特征变

量、 时间趋势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形式 （王卫东等， ２０２０）。 尽管非农自雇

佣通常被认为是失业到受雇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 （解垩， ２０１２）， 非农自雇佣的个体仍

旧可能在就业过程中为家庭做出经济贡献， 发挥自身价值， 促进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
我们进一步基于个体就业信息， 识别出个体是否从事非农自雇佣活动。 即， 如果个体

为老板或者个体自营工商业者， 则将其定义为从事非农自雇佣活动， 取值为 １。 如果个

体为其他的就业类型， 则取值为 ０。 表 １３ 的估计结果显示， 互联网使用会使个体非农

自雇佣的概率提高 ５􀆰 １％ 。 该影响在已婚群体中更突出， 对未婚群体不显著。 此外， 互

联网使用对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个体从事非农自雇佣均有积极的影响， 对初中文化程度

个体非农自雇佣的影响尤其明显。

表 １３　 互联网使用对女性自我雇佣的影响

解释变量

因变量： 是否从事自我雇佣的就业活动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整体

（１）
未婚

（２）
已婚

（３）
小学及以下

（４）
初中

（５）
高中及以上

（６）

互联网使用
０􀆰 ０５１∗∗∗

（０􀆰 ００７）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７８∗∗∗

（０􀆰 ０１２）
０􀆰 ０６３∗∗

（０􀆰 ０２５）

观测值 １６３６２ ３１７０ １３１９２ ９７３３ ４８２６ １８０３

Ｒ 平方 ０􀆰 ０４９ ０􀆰 ０４６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６５

　 　 注：∗∗∗、∗∗、∗分别代表在 １％ 、 ５％ 、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模型均加入个体特征变

量、 时间趋势变量及省份固定效应。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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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个体在互联网上接触到的信息难以收集， 无法精准地识别个体的观念如何受

互联网信息的影响。 关于新媒体与人的现代化的研究表明， 个体暴露于新媒体环境下，
会促进人观念的转变 （高红波， ２０１３）。 在此前提下， 我们进一步探究个体互联网使用

的具体情况， 从侧面反映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到个体的观念转变。 ２０１７ 年 ＣＧＳＳ 调查数据

收集了相对详细的个体互联网使用信息。 具体而言， 由表 １４ 可见， 个体使用互联网

时， 主要用于开展社交活动、 获取信息以及进行休闲娱乐， 而上述活动均会增进观点

的碰撞并促使个体了解到更多的新观念。

表 １４　 个体利用互联网的情况

单位： ％

开展社交活动

（１）
自我展示

（２）
网络行动

（３）
休闲娱乐

（４）
获取信息

（５）

从不 ４􀆰 ８ １５􀆰 ３ ４３􀆰 ４ ９􀆰 １ ６􀆰 ６

很少 １１􀆰 ６ ２７􀆰 ８ ３４􀆰 ５ １３􀆰 ７ １１􀆰 ３

有时 １８􀆰 ５ ２９􀆰 ８ １４􀆰 ７ ２６􀆰 １ ２１􀆰 ７

经常 ４１􀆰 ９ ２０􀆰 ７ ５􀆰 ９ ３９􀆰 １ ４４􀆰 ３

总是 ２３􀆰 ２ ６􀆰 ５ １􀆰 ６ １２􀆰 ０ １６􀆰 ３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同时， 表 １５ 的结果表明， 农村居民认为对信息及社会资源的获取是互联网的重要

功能； 也有一定比例的居民认为互联网使用对促进社会公平、 打破阶层固化有重要的

作用。 上述证据虽然并未直接显示个体如何基于互联网了解到现代平等的性别观念，
但是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个体对于互联网的平台功能及信息获取功能的广泛利用及认同。

表 １５　 个体对互联网的看法

单位： ％

“让越来越多的人

获取更多信息”
（１）

“使人民获得

更多社会资源”
（２）

“促进社会

公平”
（３）

“打破阶层

固化”
（４）

非常不同意 ０􀆰 ６ １􀆰 ２ ２􀆰 ７ ３􀆰 ７
不同意 １􀆰 ５ ８􀆰 ４ ２０􀆰 ６ ２７􀆰 ５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 １４􀆰 ４ ２２􀆰 ４ ２９􀆰 ５ ３２􀆰 ７
同意 ５８􀆰 ６ ６１􀆰 ５ ４３􀆰 ６ ３３􀆰 １

非常同意 ２４􀆰 ８ ６􀆰 ５ ３􀆰 ７ ３􀆰 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ＣＧＳＳ 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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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强调 “男主外、 女主内”。 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中国居民

的性别角色观念也在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基于多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揭示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的演进态势以及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居民性别

角色观念的影响，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 尽管中国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仍旧相对传统， 尤其是男性更为保守，

但是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是全方位的。 不同性别、 绝大多数出生队列以及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居民的性别角色观念都在朝着现代化迈进。 这是对中国居民性

别角色观念现状刻画研究的有效补充， 也充分说明了， 在中国农村并未出现性别角色

观念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其次， 互联网使用促进了中国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从传统

向现代的转型。 最后， 这种影响对不同性别的农村居民均显著， 且女性受到的影响明

显大于男性。 同时， 互联网使用对低受教育程度或未婚的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 进一

步验证其中机制发现， 互联网使用确实发挥着拓宽就业渠道的作用， 促进了农村女性

从事非农工作， 进而会促进个体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变。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一方面， 进一步多渠道促进农村居民性

别角色观念向现代化转型。 不仅仅要关注农村女性， 还要重视农村男性性别角色观念

的转变。 另一方面， 进一步推动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使用方法的普及， 充

分利用好互联网这一媒介，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增强居民观念互动， 进而促进

农村居民性别角色观念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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